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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
的中心人物之一。

  



在为自由、公正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那些自称采
用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的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卢森堡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足、教养颇高，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的家庭。随着长大成人，原有的人道观念和阶级压迫、冲突的

现实，使她形成了批判思维和行动精神。

  



战斗性

团结

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
队伍变得愈加团结、愈加富有战斗性。这便使得19世纪
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和大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
卢森堡便作为激进学生参与了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

她既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又是热忱的行动派，
并且完全忠诚于工人阶级事业。

就像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承担下自己注定将
扮演的角色，这对一名女性来说，是不寻常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将数百万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他们的胜利被许
多人视作表明了历史“必然的进步” 。许多年来，它被视为马克思引导下的
社会主义党的典范——而在许多地方也兴起了其他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

  



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正
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倾向于向党
内官僚主义和非革命的力量作出影响深远的妥协。

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老前辈”

卡尔·考茨基
——“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卢森堡决定转到德国，加入成员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以协力在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建构工人运动、
发展马克思主义。倍倍尔对她赞赏有加，
但也对这具革命火把的光芒感到不安。

她很快便证明自已能够担当革命领袖。

  



后来，卢森堡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争取
妇女权益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

卢森堡支持蔡特金的工作，
但拒绝把自已的心力全部放在“妇女问题”上 。

当时运动中那些富有争议的更加核心的问题，
是她的理论和行动的焦点所在。

  



总之，她是一名革命活动份子，
并且不只一次地被投入监牢。

  



许多年来，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和积极分子开
设的学校里任教，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教师。

  



她定期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核心期刊《新时代》（Die 
Neue Zeit）在内的德国社会主义刊物撰稿，并作为核心成
员之一定期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由考茨基主编的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新时代》。

1904年参加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的罗莎·卢森
堡。站在她前面的是片山潜（日本）、格奥尔
格·普列汉诺夫（俄国）。站在她后面的是维克
多·阿德勒（奥地利）和卡尔·考茨基（右）。

  



她是一位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帝国主义和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动力的研究方面均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她还是一位重要的演说家，
穿梭德国各处向工人阶级演讲。

  



卢森堡也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
最为杰出有力的雄辩家之一，

她在理论、战略以及策略问题上的论辩既巧妙又深刻。

  



社会民主党变得愈益成功、强大，这就使得一些党员
全然只关心党在选举中的收获、工会的成绩
和温和的改良——忘记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

（反正资本主义在遥远的未来“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
理论应该得到修正。

他声称能够通过渐进改良来消
除资本主义的罪恶。

  



出于对党的忠诚，
卢森堡一方面对改良派、

另一方面也对
自称为“正统派”的人
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正统的”教条。

马克思主义必须作为革命的理论
和实践继续发展——以助于丰富
知识、加强批判意识。

  



卢森堡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并为工人运动新发展作准备。

•努力进行日常改良斗争
并期待未来“必然的”革
命，这还不够。

•改良必需与革命的战略
配合起来。

•在工人运动中，民主和
群众性行动必须战胜官
僚主义和保守倾向。

  



群众行动
（卢森堡也曾以群众罢工问题涉及于此）是指

由资本主义运行而不时导致的
被压迫者的愤怒的大爆发。

  



卢森堡在革命起义和群众斗争的意义上发展了这一概念，
她也参加了1905和1906年席卷东欧的革命起义与群众斗争。

  



“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
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
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
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
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
着，变化着。”——《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

  



卢森堡认为，伴随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群众能
量和起义反抗要能够互相推动，这便会有助于生成
和提高意识，提供资源和组织，并且在斗争中形成

焦点和领导层。

  



她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
悟最高的先锋队”，“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
出现。” 而是“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
加速这种发展。”——《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

  



卢森堡认为，替代资本主义的
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

社会主义不会是
“必然进步”的结果。

她曾预言：

•资本家不会允许民主逐渐导
向社会主义，

•工人所取得的改良将会被蚕
食，并且

•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将导致
可怕的世界大战。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
积极推动，资本主义
就不会被替代。

  



就像卢森堡所预言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爆发了
——它被许多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帝国主义屠杀的战争”。

  



德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倍倍尔在1913年去世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和菲利普·谢德曼，热烈支持德国的战争事业，并且

坚持他们党要表现出类似的“爱国主义”。

  



由于反对战争，卢森堡被捕入狱
——但她仍然坚持反战立场，

并且通过和监狱外的革命同志的联系而变得愈加坚定，
她还以不妥协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反战立场。

这本收录有卢森堡狱中通信的
小册子的封面上是她的自画像。

  



通过考察“全面战争”，卢森堡提出：“另一场类似的大战，
和社会主义的愿景将被埋葬于帝国主义野蛮状态之下。”
她指出在伤亡者当中，“十分之九……来自于城市和农村的工
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八》（即《尤尼乌斯小册子》）

  



“这是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破坏。
数百万生命被摧残。

数百万人成为无望的残疾。”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八》

  



“死亡的大镰刀日复一日地割倒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希望。
他们是国际社会主义中最优秀、最富才智，且最有教养的
人······现代劳工运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俄国的工人阶
级被窒息、被屠戮。”——《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八》

  



然而，战争的恐怖催生了
群众的愤怒与激进化。

在俄国——它遭受着君主专制和新的世界
大战灾难的双重苦痛——反叛的力量

将改变世界历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已经在俄国进行了大量
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以推动工人阶级的事业、
缔造激进民主，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
他对建设革命组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革命国际主义

追随列宁的
俄国共产主义者们

坚信，
如果没有出现

扫清
君主和资本家统治的
世界革命高潮，

他们便不会取得胜利。

  



由于组织斯巴达克联盟（以古罗马时代伟大的奴隶起
义领袖命名）进行反战活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

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
这一联盟后来演变为德国共产党。

  



随着德国的战争事业在1918年崩溃，
德国的君主制——德皇的政权——在一次

革命起义中被推翻了。

  



德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
夺取政权。

卡尔·李卜克内西
对工人阶级群众讲演

柏林的革命群众举行集会
要求社会主义

  



德国上层阶级急忙与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温和领导人们达成协定
——宣布成立新的共和国。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领导下的

社会民主党将领导
德意志共和国。

作为回报，德国资本
主义将不会

被社会主义替代：
新政权将致力于
保存资本主义——
当然，会伴随着有限
的社会改革。

  



卢森堡和其他革命者都认为艾伯特的妥协行径是向
德国工人革命的背后桶了一刀。

斯巴达克联盟于是发起战斗，以赢回革命。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竭尽全力地投入
为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卢森堡看来，她为之
奋斗的未来社会是必须
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众来
实现的活生生的现实。
她认为“社会主义决不
可能通过命令来建
立······社会主义必需由
群众、由每一位工人来
创造。”《我们的纲领
和政治地位》

  



但是俄国以外的
革命高潮

都被击败了。

在德国，右翼和军
国主义分子

（其中许多人后来
成为希特勒的纳粹
运动的基干）
用残酷的暴行
协力粉碎

革命的群众。

  



准军事武装自由军团（Freikorps）
逮捕并杀害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伟大的德国艺术家
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创作了
一幅版画《悼念李卜克内西》。

当卢森堡的遗体最终被人
从兰德威尔运河打捞上来时，
画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以

表现主义画作《来自地狱的殉难者》
致以哀悼。

  



他们那些来自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和其他人一道
集会，向烈士致敬。两人的纪念碑由著名建筑师路德维希·密

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
可是七年后被纳粹分子捣毁了。

  



如果卢森堡得以幸存的话，
她将能够给予德国的革命工人
争取胜利所需的领导。

  



德国工人阶级如果取得胜利，就可以防止
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兴起。毫无疑问，卢森堡
之死助长了她所警告过的野蛮状态的降临。

  



如果在德国，工人革命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取得
胜利，那么便可以避免

一些二十世纪最惨烈的灾难的发生。

  



虽然支持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但在去世前，罗莎·卢
森堡曾质疑过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将作为面对巨大灾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的
专制手段归为革命美德。

“社会主义民主制
并不······作为

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
曾在这一期间

忠实支持了一小撮
社会主义独裁者的

恭顺的人民。”——《论
俄国革命·四》

  



对卢森堡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意味着充分自由的人民的统治。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
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
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
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
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
无非是无产阶级专
政。”——《论俄国革
命·四》

  



她警告道：“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
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
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
素。······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
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论俄
国革命·四》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
思想者的自由。”

  



并且，“同样不容怀疑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
荆棘丛生、陷井遍地的道路上，仅仅是在内心十分疑惑并且
思想上非常勉强的情况下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的。”

另一方面，卢森堡坚称，“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
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
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论俄国革命·二》

  



她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
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
［事件］的。布尔什维克
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
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
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
见、他们的原则坚定性、
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
证明。”——《论俄国革
命·一》

按照卢森堡的观点，德国
工人的胜利可以减轻阻遏
俄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
的压力。

  



俄国革命的孤立，加上1920年代初列宁的病危，使斯大林领
导下的官僚专制得以兴起。为实现俄国的现代化，
斯大林运用极端的暴力来镇压农民、工人、知识分子，

甚至连共产党人也不例外。
这一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

  



有一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是水火不容的。

罗莎·卢森堡——热忱
支持人类自由和社会
主义民主。

约瑟夫·斯大林——官僚
专制和杀气腾腾的粗暴
领袖。

  



斯大林强调，卢森堡绝不是他那类型的
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在1931年一篇文章
《关于布尔什维克历史的
一些问题》中，批评卢森
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协
力领导的左翼是“软弱无力
的小组织，没有组织形
态，意识形态装备不良。”

斯大林判定卢森堡被“证明
太不成熟，不能遵循俄国
布尔什维克的脚步。”

  



罗莎·卢森堡的方向与斯大林的当然不相容——
她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独裁，
并且始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她所代表的事物比二十世纪中后期
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要革命得多。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国际（或称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便告瓦解，战后得以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蹂躏，并在其后再次重建。
它那些温和的社会党和工党与马克思的理念拉扯纠结
——最终接纳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主义。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突飞猛进——他们声称能提供
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其表现形式便是福利国家。

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冷战
对峙见证了社民党们与
“西方阵营”站在一边，共
同反对共产主义。

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的英国
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赢得压
倒性胜利——人们满心以为
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却终
究未能实现）。

  



多年来，温和的社会党、社民党和工党在许多国家都曾赢得
过选举。尽管他们的一些领袖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背景
（比如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 和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但这些政党从未认真挑战过资本主义——他们
遵循早先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所倡导的改良主义渐进策略。

挥舞著一顶帽子的休·盖茨克尔，
有段时期受到图中挥手的安奈
林·比万从左翼发起的挑战。

1980年代西德、瑞典和奥地利的社
民党领导人勃兰特、奥洛夫·帕尔梅
以及布鲁诺·克赖斯基。

  



标榜为所有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福利国家
已普遍被保守派打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

并且被指责在劫富济贫。

  



这种普遍的误解
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
样，伯恩施坦为社民主义
开出的改良主义远景
——体现为福利国家——
总归是资本主义的改良，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工人阶级的经济民主。

她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是
如此不稳定，以至于
这般甜蜜的改良成果
也难以持续。

  



就像下面这幅1970年代初智利漫画所描绘的那样，
真正的社会主义意味着

对经济权力和福祉的彻底再分配。
Hoy(今天)是资本主义，mañana(明天)才是社会主义。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得到军方支持的智利的上层阶级，
在1973年9月11日推翻了民选的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杀害数千阿连德的支持者，把成千上万人关进监狱，
并在智利实行了十七年的残酷的右翼独裁统治。

（美国政府完全支持政变和独裁——并且协力推动实现它们。）

  



二十一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已然表明自己
比以前更不“激进”，时常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而

协助推行侵害工人利益的政策。

希腊总理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帕
潘德里欧（中）与保守的欧洲
领导人商讨如何挽救资本主义
的危机。

希腊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上街抗议
毁灭他们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的紧缩政
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罗莎·卢森堡依然鼓舞着今天
反抗现实压迫的人们。

  



卢森堡对1918年失败的描述在
当前形势下也是富有教益的：

“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
铺满了纯粹的失败。······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
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
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
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
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
的最后胜利的保障。”——《柏林秩序井然》

  



“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
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

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

  



当我们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时
这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活动家

便值得我们去铭记······值得我们去学习。

  


